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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管理。”

他表示，对人工繁育的动物，

也要根据它的不同用途，例如科研、

观赏、食用、药用、陪伴等，制定

不同的管理手段。

在政府部门管理层面，“分清

楚谁做什么，就不会乱”。他说，科研、

繁育、检疫、交易、运输、加工、

经营、市场各个环节由相应的部门

履行好监管责任，并采用一套大数

据系统进行统一溯源管理，就不愁

管不好目前我们所说的“人工饲养

的野生动物”。这样，它既可以服

务农业农村发展，又可以规避风险；

即使发生相关疫情，也可以迅速追

溯找到疫情的真正原因。

广西贵港的果子狸养殖户黎彩

兴说：“我非常支持国家打击盗猎、

违法贩卖野生动物，但也希望能让

人工养殖野生动物更规范地发展下

去。我举双手支持更严格更规范的

管理。我明白这件事不能只听我们

养殖户怎么说，也可以多听一听更

多社会公众的声音。”

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期即将结束，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最终

版本是否会有变化，决定着许多养

殖户的命运；之后如何落实配套政

策，也考验着各级政府的应对能力。

不过，在上述《目录》的配套《说明》

的最后，也留了这样一句话：“在《目

录》实施过程中，确有需要调整的，

由农业农村部根据实际情况，经认

真评估论证报国务院批准。”

罗利雄说：“我摸索研究了这

么多年，是很想把竹鼠养殖做成一

番事业的。如果这次最终不能养了，

我也希望能让我保留一些种苗供给

科研使用。说不定过几年之后政策

变了，又能养了呢？”

是各地政府倡导的扶贫产业中的养

殖项目。蒋雪云说：三年前，家乡

政府号召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当

地的政策支持是他决定回去做养殖

的重要原因。蛇场成规模后，他想

带动村民一起脱贫致富，去年年底

跟驻村的扶贫小组联系，谈了自己

的想法：其他村民来跟他一起养蛇

不用做任何投资，只要每天抽出一

个多小时来喂蛇和回收饲料盘，不

耽误他们另外做农活，还能每月得

到 2000 元工资或者入股。扶贫小组

很认同，马上跟乡长做了汇报，乡

长也很高兴。“没想到，现在什么

都谈不上了。”

连一度被“误伤”为 SARS 病

毒源头的果子狸，也助力了乡村的

脱贫致富。《江西日报》2019 年 11

月报道该省万安县饲养果子狸的“致

富经”：“30 只母狸可产子狸 90 只

左右，每只子狸半年至一年可长为 5

公斤商品狸，按每公斤200元计算，

90 只可卖 9 万元。除去成本，一年

利润就有5万余元。”该县沙坪镇、

高陂镇、百嘉镇有 560 户共 1700 多

人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签约养殖

果子狸，奔向致富路。

冉景丞表示：如果让这些养殖

户转型，那政府必然要对他们的损

失进行补贴。“但发展特种养殖的

通常都是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那

些地方政府能出得起这笔钱吗？”

将来，该如何规范特种养殖？

冉景丞建议：在法律层面应该明确

自然状态野生动物与人工繁育动物

的概念，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的物

种进行评估，发布人工繁育野生动

物名录和技术标准，实行动态管理。

凡没有经过评估和标准发布的种类，

仅可停留在科学研究和动物园层面，

实体及其制品不得进入市场。

他表示，我国现行法律对“野

生动物”的定义是按物种划分，但

他认为“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

的野生动物”应该是来源概念而不

是物种概念。所谓的“野生动物”

应该是生活在自然状况下、不是靠

人工喂养的，有自然种群的动物。

从行为学上讲，这些动物对人有一

种天性的“安全距离”。他说，像

有些动物园里面养的老虎、狮子，

在人工喂养几代以后，它们的行为

学已经发生改变，有些旧的遗传记

忆在损失，有些新的遗传记忆在增

加。如果被放回野外，它们已经跟

真正的野生种群在行为学上有极大

的差异。再如眼镜蛇，在野外是不

会吃死食的，再饥饿也要去捕活食；

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现在它们

都是以死食为主。

“我赞成国际上的惯例，就是

把一切非人工饲养的、自然界中的

各种动物都定为‘野生动物’，包

括鸟、兽、两栖、爬行、昆虫、鱼、

虾、贝类等都属于‘野生动物’；

而把一切因人工饲养才能存活的动

物都称为‘人工繁育的动物’。区

分好最基本的概念，才能进一步做

　　“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应该是来源
概念而不是物种概念。


